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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集会”撒传单

民 国 初 期 的 上 海 ，民 生 多

艰。“家中祖辈都念书，父亲写得

一手好字，还是只能去衣服店做

伙计。那时穷人要改变命运真

难！”有些激动的李云对童年时

的苦难仍很清晰。

虽然穷，父亲坚持送李云去

了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第一小

学。正是在这所小学，革命的种

子在幼小的心灵中生根发芽。

“学校中的老师基本都是共产党

员。”1929年，小学六年级的她成

为了共青团团员。临近毕业，李

云经历了生平第一次抗争：“1930

年，学校师生参加反对清廷签订

二十一条的国耻日活动，骆京轩

校长被捕，学校党小组的老师带

领着学生，跑到街上散发‘反对

捕房摧残教育’等内容的传单。”

小学毕业后的李云在闸北

丝厂总工会做青工工作，人小又

机灵，“当时让我送信送书，里面

其实是党内资料。”让她印象最

深刻的是参加“飞行集会”：当时

传单就绑在自己腰上，到地点给

隐藏在人群中的同志，而后四处

散发传单，大家高叫“打倒帝国

主义！共产党万岁！”一撒完传

单大家就如鸟兽散。

进入中央特科

1930年 10月，参加了丝厂总

工会“党员学习班”的李云成为

了光荣的共产党员。“那时的想

法很简单，家里很贫困，穷人要

翻身，跟着共产党走，反对帝国

主义。最难忘的是上海总工会

领导当时找我们谈话，到现在我

都记得很清楚，说了三点，一是

严守党的秘密，二是坚定自己的

立场，三是坚决服从党的分配。”

这三点从此贯穿了李云的

生命。后来 1932 年进入中央特

科的这段经历，被李云深深埋藏

在心中。“入党80年了，我记得最

清楚的就是组织纪律严格。我

在中国福利会工作了将近30年，

没有一个人知道当年是组织上

派我去宋庆龄身边工作的。李

克农曾经说过，‘你们是无名英

雄。’这给了我们极大的鼓励。”

潜伏敌营传情报

“我们在特科是属于陈云领

导的，当时组织派我去河南，工

作对象叫惠东升，是国民党八十

师李思朔部的少将副旅长兼该

师学兵营的营长。我们通过他

获取了国民党第四次围剿红军

的计划。”“当时陈云派我们打进

内部去，徐强 (后来成为李云的

丈夫)的身份是惠东升老婆的表

哥，我是惠东升的侄女。”

1932年，当时在中共上海浦

东区委担任青年工作的李云，被

组织派到河南，由徐强直接领导。

“惠东升在黄埔军校做过教

官，人很耿直，当时很不满意国

民党的腐化。有次他来上海，和

一个朋友冯三昧说起过自己的

想法。通过同情革命的冯三昧

介绍，徐强认为这是一个突破

口，可以做他的工作，把他的部

队拉出来，投奔革命。后来，惠

东升同意我们派人过去。”

“通过惠东升获取了国民党

第四次围剿红军计划后，徐强喜

出望外，急忙交给我。我的任务

是密写情报，连夜用药水抄在一

本线装的古籍书背后，连同国民

党军事委员会的密码本和河南

全省的军用地图，放在一条棉被

絮里，交给一位同样潜伏在河南

国民党军队中担任文书的老傅

同志，急送到了上海的党组织手

中。”李云说得很平静。

然而，李云和徐强后来的被

迫转移则惊心动魄：“那年8月，

惠东升被调到潢川，徐强觉得很

奇怪，提醒惠东升小心。第二天

上午，惠东升便被叫到司令部，

一直没有音讯，徐强让惠东升的

妻子打电话询问，惠东升说，我

在这里蛮好，一定不要让‘表哥’

走了。徐强一听，知道坏了，惠

东升一定被扣留了，必须转移！

他发现原定到潢川北部的商城

路线已经暴露，临时决定花十块

钱请个农民带路，沿着潢川城外

直奔光山司令部，再到信阳，坐

火车经陇海线由宿县到上海。”

“原来，有人叛变，向国民党

告密，学兵营中的中共地方组织

全部被破坏，牵连到惠东升，认

为他勾结共产党，那天光山司令

部派了马队追赶我们，幸亏临时

换路。”李云说。

寻找毛岸英、毛岸青

1935年秋，我奉命在上海寻

找毛泽东失踪的儿子。当时形

势相当严峻，上海中央局屡遭破

坏，“特科”成员大部分撤离上

海，留下我们这些未暴露的同志

坚持战斗，总负责人是邱吉夫，

我丈夫徐强主管情报工作，也是

我的直接领导。一天，徐强突然

要我帮忙找两个男孩，大的约十

三四岁，小的约十一二岁。关于

孩子的身份，他只说是烈士的儿

子，从收养的人家跑掉了，后来

我才知道那是毛泽东的儿子毛

岸英、毛岸青。

当年我掌管着“特科”惟一

一台与党中央联系的电报机，从

没收到过中央要求寻找孩子的

电报，也没发出过通知孩子不见

了的电报。那时“特科”可能还

有人也被派出找孩子，因为徐强

给我圈了范围，就管老西门一

带。

那时做情报工作的，对上级

命令绝对服从，不问也不能问。

我只能到流浪儿多的地方找找

看。像八仙桥小菜场（今淮海路

西藏路一带）附近有家专门给人

送饭的“包饭作”，常拿剩饭剩菜

施舍乞丐，一到中午流浪儿便蜂

拥而至抢饭吃；还有铁马路桥

堍，聚集着众多帮黄包车夫推车

上桥挣铜板的流浪儿……到底

找过多少地方，记不清了，只记

得为了不暴露身份，不敢随便打

听，只能站在路边偷偷观察，一

站就是半天。就这样前前后后

跑了半年多，没找着。我曾怀疑

孩子是不是被敌人绑走了，但徐

强说，已通过内线查遍上海的警

察局和巡捕房，确认孩子没被抓

走，应该还在流浪。

1936年夏天前后，徐强告诉

我，孩子找到了，已经送到安全的

地方，并解开了孩子真正的身份。

担任宋庆龄联络员

“周恩来总理关照，‘宋庆龄

存在就有政治影响，她要你办什

么事，你一定要给她办好。’我一

直将这句话谨记。”

“当年，是党派我担任宋庆

龄的联络员的。”忆起初见宋庆

龄的情景，李云笑了：“1936 年 5

月下旬的一天，在莫利哀路(今香

山路)29 号宋庆龄的寓所，宋庆

龄身穿黑色旗袍、黑色高跟鞋，

笑着端详扎着两条小辫子的我：

‘啊呀！是位小姑娘呀！’”

1936 年 4 月，党中央派冯雪

峰到上海，加强统一战线工作，

并恢复同坚持在上海斗争的中

央特科的联系。一次，冯雪峰和

宋庆龄研究有关救国会工作时，

宋庆龄提出希望党派一位共产

党员给她，能经常与她联系。党

组织最后选定了有7年革命经历

的李云。“开始时，每周去2~3次，

后来因为需要，宋庆龄要求我每

天去。每次从宋庆龄家回机关

驻地，我必须花费几个小时兜马

路，直到确保身后没有‘尾巴’为

止。”李云说。

我党通过李云和宋庆龄保

持着密切联系。1937年7月17日

庐山会谈后，周恩来等来到上

海，要求见宋庆龄，请李云约定

时间。“当我告诉宋庆龄这个消

息后，她十分高兴。会面时，周

恩来将庐山会谈情况向宋庆龄

作了介绍，当提到蒋介石对抗日

仍很动摇，以致会谈没有结果

时，宋庆龄很生气：‘怎么能置国

家民族生死存亡于不顾，岂不是

变成人人喊打的卖国贼了吗？！’

宋庆龄一生爱国爱民，是中国共

产党的坚强战友，并最终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能代表党组织与

她联络，是我的荣幸。”李云说。

初创少年宫

解放后，应宋庆龄之邀，李

云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1952

年 12月，前往苏联参观访问后的

宋庆龄，对当时苏联的少先宫特

别感兴趣。回上海后，她把李云

叫到家中：“中国孩子也应该有

一个如苏联少先宫那样的校外

活动场地，咱们就叫少年宫，先

解决房子与园地的问题。”“原来

孙科的房子很大，花园也大，结

果我调查下来，孙科的住宅已经

成为制药厂，因此作罢。有人提

出将少年宫建在静安公园里，宋

庆龄不同意，她认为公园是群众

活动场所，少年宫怎能侵占？”李

云说，“最后找到了英国犹太人

埃里·嘉道理的私人住宅，房子

一直空着，宋庆龄很高兴，要我

们将它租下。不久上海房地局

将其作为代管，租给了中福会少

年宫。于是，1953年6月1日上海

有了中国第一座少年宫。‘少年

宫’三个字是毛主席题写的。”

据《解放日报》

由于身处隐蔽战线，李云的名字并不为多数人知。李克农曾对她说：“你是无名的英雄。”

除了耳朵不大好，老人身体健硕，思路清晰。她是目前上海唯一健在的中央特科成员。今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整整80年。老人淡然

地说：“我觉得自己这辈子没有虚度，为祖国尽了小小的力量。”

宋庆龄的联络员

无名英雄中央特科李云
“当年，是党派我担任宋庆龄的联络员的。”忆起初见宋庆龄的情景，李云笑了：“1936年5月下旬的一天，在莫利哀路(今

香山路)29号宋庆龄的寓所，宋庆龄身穿黑色旗袍、黑色高跟鞋，笑着端详扎着两条小辫子的我：‘啊呀！是位小姑娘呀！’”

宋庆龄和李云

李云


